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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启蒙的两个特征是新观念出现及其迅速的世俗化。科学传播是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启蒙有助于科

学传播的实现，是公众参与科学的前提和起点。基于启蒙与科学的关系，科学传播应该推动全方位的科学启

蒙。在反思启蒙的基础上，科学传播应该倡导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为本土启蒙提供实践经验和积累；应该推

动精英文化与草根社会的结合，实现中国文化重建和人的现代化，完成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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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启蒙———新观念的产生及其传播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我招致

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过别人引导就不能

运用自己的理智。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是在于

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运用

理智的决心与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我

招致的。”[1] 康德强调，启蒙就是使用理性从

迷信中自我解放出来，能够在一切事情上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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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启蒙的两个敌人是

专制和迷信盲从。

启蒙有两个特征：一是观念的革新，即有

新的观念，例如，启蒙塑造了一种不同于以往

的价值观念体系，以及与此相关的生活态度和

生活方式，例如自由、平等、人权等；二是新

观念的传播，即迅速地世俗化，只有大多数人

或者绝大多数人都接受了新观念，启蒙才算完

成，例如，启蒙运动带来新的价值观念，导致

了对中世纪以来王权统治的挑战，致使民主制

度成为新的社会政治权力的产生方式和社会

生活的管理方式，而且，民主正日益成为世界

各地普遍追求的社会理念。

在这两个特征之中，新观念的产生是启蒙

得以进行的前提。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阿克顿

曾经说：“我们的职责是关注和指导观念的运

动，观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结果而是其原因。”[2]

就像韦伯所认为的，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兴

起，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精神，认为资本主义好

在先，资本主义兴起在后，而非资本主义兴起

之后认为它好。社会主义也一样，只有我们认

识到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才能在中国兴起。

唯物主义强调物质对意识的决定性，同时也强

调意识对物质的指导性，即人的主观能动性。

新观念的传播和世俗化是启蒙得以完成

的关键。传播和世俗化的目的就是要让更多

的人分享新观念和新思想。只有人们的想法

变了，社会巨变才会发生。凯恩斯在 《就业利

息与货币通论》 一书中写道：“经济学家以及

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

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

想而已。许多实行者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

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

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

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

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

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2] 只要新观念成为

大多数民众的自觉意识，启蒙的巨大力量便

呈现出来。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甚至认为，美

国是由观念产生的国家，不是美洲，而是 《独

立宣言》 中所揭示的平等、自由以及每个人追

求自己所认为的幸福的权利这样一个观念缔

造了美国政府。

2 启蒙与科学
启蒙与科学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科学对

启蒙的影响，启蒙对科学的影响。

要理解启蒙的发生必须重视当时在科学领

域中的重大突破，假如不了解科学突破对迷信

的打击，我们就不可能了解启蒙。从启蒙运动

以来，几乎所有西方乃至全球的进步思潮都是

与科学的价值携手并进的。伏尔泰曾真诚地认

为，只要法国人民都能理解并接受牛顿力学，

那么就再也不会为暴君和教士所愚弄欺骗 [3]。

科学对启蒙的重要影响可举如下三例说明。

一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进化论基本上解构

了上帝中心。作为自然科学的达尔文理论，到

了 19 世纪后期被用到社会和人文领域。“适

者生存”的理论原本是纯粹生物学的理论，是

上百万年演化的理论，被运用到社会文化领

域，发展出一套关于进步的理论，你不进步就

必然被淘汰。

二是工业革命成为现代化的成功典范，其

深层的含义是突出科学技术的作用、突出经验

和理性的作用。英国、荷兰、法国、德国这些

地区工业革命的成功都被看作是科学技术的

成就，尤其是技术运用的成功，而西班牙、葡

萄牙和意大利则在竞争中落后了。

三是科学对于政治思想的影响。英国资产

阶级政治思想家詹姆士·哈林顿曾将 《大洋国》

作为建立新政治秩序的蓝图交给克伦威尔。约

翰·亚当斯将哈林顿在 《大洋国》 中发现的权

力、政府和财产三者之间的关系比作与哈维发

现血液循环同样重要。托马斯·霍布斯认为，

利维坦是清教徒共和政体的再现，是世俗化的

上帝之国。他主张应该使用法律和自然科学来

代替神学 （他将法律称为“公民的良心”）。他

与笛卡儿和后期加尔文主义一样，认为几何是

一种纯科学，可以把人从野蛮、愚昧和情欲中

拯救出来[4]391-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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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近代科学的发生与兴起，启蒙同样

必不可少。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倡导使用理性质

疑权威与传统教条，以倡导自由平等为主要工

作，强调人类进步的观念。启蒙运动重视权

利，伏尔泰曾说过：“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

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美国革命

的起因之一就是英美传统中的“没有代表权

就不纳税”。启蒙运动对理性和言论自由的重

视对科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启蒙对科学的重要影响可举如下事例说明。

科学革命之后，牛顿是新世界的王者，他

将人民从封闭世界带到了无限宇宙。从某种角

度来看，牛顿关于宇宙的理论，将宇宙看作各

种力量的平衡，也可以认为是将 1688 年的政

治理论搬到了宇宙空间。例如，牛顿的万有引

力定律说明了天体运行轨道的由来，正如洛克

提出的宽容思想说明了当时英国宗教和政治

的局势。有了对地上平衡的信心，才可能去研

究宇宙的平衡，从而将地上运动与天上运动统

一起来[4] 395。同时，17 世纪英格兰的清教对于

科学也具有显著的刺激作用。

18 世纪，经验主义及其在政治经济学、

政治学，以及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应用一

直在延续。很多思想家几乎都不质疑上帝存

在。牛顿基本上用拉丁文写作，强调他所作的

全部研究并不纯粹是作科学研究，而是为了证

明上帝存在、上帝存在的合理性、上帝创造世

界的合法性。

3 中国启蒙的偏离和中断
由于启蒙重视实证知识，导致了从 17 世

纪后期到 19 世纪大规模的技术发现，配合

“工具理性”世界观的流行，使得工业化成为

启蒙精神的社会历史产物。英国以及后来的

美国，因为工业化的成功，创造了最大规模的

物质繁荣，成为与启蒙相关的现代化的典范。

这种典范作用使得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把现代

性直接定义在富强之上，认为强国富民就是

现代化的根本目标。要寻求富强，就必须走启

蒙的道路，就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必须接

受工具理性的原则[5]。

知识之学取代了智慧培养，工艺技能压倒

了人生学问，这是中国启蒙偏离的重要特征。

在早期中国启蒙的阶段上，曾经有过突出自

由、突出人性解放这类人文价值，比如严复强

调“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这是他最重要的

理念，也成为中国知识界深信不疑的价值。但

是真正最大的影响是科学和民主。

对于影响最大的科学与民主，“五四”以

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试图将科学精神与自

由民主理想结合起来。1922 年 5 月，胡适等

人创办了 《努力》 周报，这个杂志是随后的

“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的重要舞台。胡适试

图将人生观科学化，提出了一种“建筑在二三

百年的科学常识之上”的 10 条“科学的”人

生观。1932 年 5 月，胡适、丁文江等人创办

《独立评论》，提出“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

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

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就

是独立的精神”。20 世纪 40 年代，杨人楩认

为：“科学的精神与民主的态度二者是相关

的。……科学精神与民主态度配合，而成为促

进社会进化的主要动力，此一动力可使愚昧及

支持愚昧的强力同时消灭，从而可以使科学更

发达、民主更彻底，可使我们易于合理地解决

一切问题，易于消除一切阻遏社会进化的障

碍。”殷海光在 《论科学与民主》 中认定：“民

主不可无科学，科学也不可无民主，科学与民

主二者，犹人之左右两腿，互相帮助，缺一不

可。”[6] 许良英提出，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

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

但是，科学与民主的结盟并没有完全实

现。在亡国灭种的压力下，中国启蒙的偏离和

中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救亡压倒启蒙的情

况下，能否让这个国家迅速富强，是衡量一切

思想价值的唯一尺度。在这样的心态下，很多

深刻的、有远见的思想理念和精神价值根本不

可能充分开展，只有具有工具性效果的东西才

可能被接受。

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伟大的精神文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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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仅仅靠工艺技能形成的，相反，只有依靠对

真善美的理解、对意义世界的追求才可以形成

观念价值体系。在德先生 （Democracy）、赛先

生（Science）之外，我们还需要洛先生 （Law）、

费先生 （Freedom） 和莫先生 （Moral）。从这个

意义上，我们的启蒙任重而道远。我们可以借

助于科学，为启蒙的价值寻找新的权威性来

源；借助于科学，倡导精英分子参与社会事

务，先完成知识分子的启蒙；借助于科学，倡

导民众认识法制、道德、自由、民主和人权。

4 反思启蒙
反思启蒙，重启启蒙，需要反思理性的限

度，注重启蒙价值理念在本土的实践检验，注

重整合本土文化资源以充实启蒙内涵。

科学是 20 世纪及以后的强势力量。科

学及其所代表的理性精神获得了巨大成功，

人类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如果

说 20 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血淋淋的世纪，这

多少与科学有关。彼特·博格 （Peter Berger）

说，任何人如果说受启蒙影响的现代性是了

不得的人类理性的发展、现代化是人类的最

大的幸福，我只要一个词就可以反证这种肤

浅的乐观主义，这个词 就是“奥斯威辛”

（Auschwitz），就是纳粹的集中营。

很多学者都对启蒙中的科学和理性进行

了反思。费伊阿本德在 《警惕科学》 中呼吁通

过民主体制限制科学，维护思想的多元化和

思想自由。哈耶克认为，自然科学追求普遍

性，与人文科学追求独特性是有区别的。他

强调，自然科学的方法不能自动地运用于社

会科学的问题上，如果强行为之，则会导致

灾难性的后果，科学是有界限的。哈耶克和

捷克总理哈韦尔都认识到了理性的傲慢，反

对依靠理性可以控制一切的观念，因而反对

所谓的“社会工程”和计划经济的理念。

反思启蒙的另外一个角度是实践考验。启

蒙所代表的所有的普世价值观念需要接受本

土经验的考验，才可能真正成为本民族的价

值观念。民主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境证明

了普世价值需要接受所在国的考验才能成为

民众的自觉和自发的行动，才能真正融入到所

在国的文化之中。这个世界上没有非本土化的

现代化，北欧的现代化、英国的现代化、法国

的现代化，乃至日本的现代化，背后都有自身

的资源。它可以接受自由、平等、人权、民主

价值，但这些原则都经过本土经验的考验。英

国和法国的自由就不尽相同；而民主的样式更

是五花八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

等各显其异、争妍斗艳。这些区别是来自于他

们自身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不同[5]。

反思启蒙的第三个方面是启蒙内涵的扩

充。我们需要将同情、宽容、公平、和谐等普

世的价值观念与民主、自由和法制等价值概念

同等重视。在这一方面，我们的儒家文化传统

或许能够发挥更大作用。此外，启蒙使得我们

接受了一种线性的进步观念，认为我们的能力

将会不断增强，这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产

物，造成了生态问题，也导致在各个方面出现

严重的资源短缺和危机。去人类中心主义，人

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朋友的观念应该得到提倡。

5 科学传播与启蒙的互动
启蒙有助于科学传播的实现，是公众参

与科学的前提和起点。李大光教授认为，在

科学素养水平不高的群体中，启蒙可以起到

引发公众思考，理解科学、技术或者工程的

环境问题、公众利益问题和伦理问题等。只

有在公众能够理解的基础上，他们才能真正

参与科学决策。同时，公民参与科学的过程

也是提高科学素养的过程。面对科学传播过

程中存在的困难，启蒙对于解决困难具有十

分重要的作用。启蒙的技巧也是十分重要的。

例如，英国在对公众理解工程的定性调查中，

采用了图片启发、引导讨论和促使联想等各种

方法，使被访者由不理解到理解[7]。

科学传播是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它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责任就是推动启蒙。在理

论和实践方面，科学是人的科学，因此，科学

传播需要也可以为启蒙做出贡献，要借助于科

李 斌 启蒙与科学传播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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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强势地位为普世价值的世俗化服务。

基于启蒙与科学的关系，科学传播应该进

行全方位的科学启蒙。科学传播的内容不应只

是作为载体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科学精

神，是科学所代表的理性、求真、自由等价

值。科学本身不属于意识形态，企图将意识形

态强加给科学，是不可取的，但是科学思想和

科学精神对于意识形态能够产生巨大影响。

“五四”时期，科学的传播，撼动了国人对迷

信和封建宗法的权威的信念，使民众能独立

依据自身的理性来指导生活。1915 年创刊的

《科学》 杂志是超越洋务运动在器物层面启蒙、

维新运动在知识层面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

中 《新青年》 代表的激进派在价值层面启蒙

的全方位的科学启蒙，传播了科学的理论、

科学的应用、科学的本质和科学的社会建制等

各方面, 从而在整体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

形象[8]。

科学传播要倡导参与公共事务，为启蒙在

本土的实践提供有力支持。科学传播要激起知

识精英及民众参与和管理公共事务的热情，促

使他们使用理性、实证方法面对和解决公共事

务问题。科学传播要借助于自身拥有的专业背

景，对当前热点社会问题提供理性可行的解决

方案，培育公民的自我管理和发展能力。

科学文化是精英文化，科学传播要推动精

英文化与草根社会的结合。精英文化的缺席是

当前文化建设面临的重要难题。在国家和社会

缺乏对学术和科学必要的经济支持和体制支

撑，知识精英远离和淡化政治，整个民族缺乏

形而上的价值追求和缺少为科学而科学以及

为学术而学术的理念，而精英文化却没有适

时占据主导文化的情况下，社会出现了信仰

的真空，这些都是精英文化存在的危机。“五

四”精英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找不到

他们可以代表的大众，而草根社会却找不到可

以代表他们的精英；其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

胜利正在于它将两者巧妙地结合了起来。只有

融合了西方科学精神以及法制、民主和自由等

精神，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才有希望。如何使

科学成为中国文化中的创新之源、使追求科学

和真理成为内生的主动行为，是当前中国的科

学教育和科学传播所必须面对的课题。

科学传播要实现人的现代化。中华民族只

有实现了人的现代化，整个民族才能够实现现

代化。从梁启超的“新民”、谭嗣同的“新

人”，到鲁迅的“改造国民性”，只有通过改造

人，才能改造社会；只有改造人的灵魂头脑，

才能真正地改造人。科学传播要倡导科学生

活，要为人的现代化做出贡献。启蒙只有成为

全体人民的主动追求时，才能真正成功，仅有

相对少数的知识分子的热情和呐喊是远远不

够的。学者和青年具备了现代先进知识和青春

开拓求新两大特质，应该走在科学传播的前

列，推动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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